
“商品户口商品化”
狂潮记

（ 调查报告 ）　　文　李 而 非 　图　鲁 强 华
一

七月 的 中 旬 、下
旬，位于省城极北的
A市 ，出 现了 一股狂
潮，连 日 不息 ，持续
不退 。

其一：A市 的银行 、信用社平 日 生
意平平 ，秩序 良好 。忽一 日 取款者云集
而来 ，门 口 万头攒动 。虽事先做了准备
却因 预料不 到故而准 备 不 足 的 一 些银
行、信用社开 门营业不到一个多 钟头 ，
便已无款可付 。在七 月 的 高温 中 ，在牢
骚怨言 以至抗议声 中 ，汗流满面 的营业
员、主任等人面对着黑压压不住拥动的
人群苦苦解释 。然而无济于事 ，直 至告

危报警 ，搬来 了 身着橄榄绿的武警 。
其二 ：与此相反也相 同 的是某家大银

行门 口 ，在持枪武警的严密监护下 ，手持
人民 币 的 交款者排着长龙似的队伍 。虽有

“ 加塞”者被大盖帽不断地扭 出 ，但仍有
加塞者悄然行动 。汗流满面 的营业 员打参
加工作 以来 ，何曾见过这类局面 。接过一
沓子人民币 ，点清 了 ，就扔在地上 张着大
口的麻袋 中 。满了 ，自 有人扛走 ，自 有人
送入新的麻袋 。一切从速 ，一切求快 。就
这，门外的队列 中 还有人在喊 ，怎么这慢 ，
能不能给咱放快点 。华灯齐亮 ，明 月 升起 ，
长龙似的队伍才在大盖帽们的半威迫半劝
解中极其不满地慢慢散去 。

其三：A市的 一些大企业近 日 案件多
发，偷车偷摩托、偷工厂 产 品 、撬 门扭锁

… …犯罪 率 直线高升 。仅某家钢铁厂 ，光
撬门扭锁 ，几天 中 就有七八起 。领导急了 ：
再来三两次 ，咱这 “文 明 企业 ”的牌子就
会被硬杠杠否决 了 ！

二
一切都源于 商品户 口 商品化 。
在全 国 性的经济大发展 中 ，A市 自 然

不甘 落 后 ，落 后 了 ，会挨打 、会被开 除球
籍。这 是 对 我们整个 民族 而 言。A市 落 后
了，自 然不会挨打 ，但挨批是不可避免 的 。
挨批的 事 ，A市 自 然不为。A市也要经济大
起飞 ，建它几个经济开发区 ，吸 引 外资 ，
发展 本 市 ，建特 区 须购买土地 ，而且要路
通、水通 、电通 。不这样 ，能 引 来人家么 ！
可地方财政收入有限 ，上 面不给拨款 。一

句话，A市没钱 ，没钱办啥事呀 ！集资
筹款 ，募捐义献？这 一 系列到手甚微再
说远水不解近 渴 。那么处理一批商品户
口，来它个“商品户 口 商品化”咋个相 ？
一个户 口 三 千 ，一万个哩就是三 千个万 ！
完全够用 了 。有没有这方面 的政策？但
也没有规定不准实行“商品户 口 商品化 ”
的政策 呀 ！咱们是学手哩 ，先走一步 ，
动作快点 ，夜长梦 多 么 。注意一个重要
问题 ：打枪的不要 。悄悄的 。就在这些
背景下和指导思想下，A市的 “商品户
口商 品化”在这么几个规定 中 出 台 了 。

1 、凡有 正式营业执照 的个体户 ，
一个 “农转非”户 口 两万元 。

2 、省地属 企业单位 的职 工 干部 ，
转一个家属或子女 户 口 一万 元 。

3 、处 于经济开发区 的农村 ，卖一
亩地转一个商品户 口 。

4 、市直属事企业单位 的职工 干 部 ，
转一个家属户 口 三千 元 。

为严格把关 ，不 出现
混乱。A市对转户 口 对象
也做 了规定 ：

1 、职工 干部办户 口 ，
必须 是本人的 直 系 亲属 。
年龄在22周 岁 以 下 的也可
适当 放宽到30周 岁 。每人
名下 只准转两个 。一律先
缴钱 ，后转户 口 。

2 、考虑 到价格不 一

且悬殊过
大，故不
准乱搭车
胡串户 。
凡经查 出
者，所缴
款数 ，全
部没收归
公。搭桥

人给予记
过警告罚
奖金 。

为了

积极快速稳妥 ，A市对 以 上规定决定 ：不发
红头文件 ，只用 口 头传达 ，且要 紧急传达 。

三

随着传达范 围 的层层深入 ，办户 口 的
队伍如 滚雪球不断发展壮大 。因有时 间限
制——7月 31日 彻底 结 束 。谁都怕这土政
策有变都想捷足先登 ，狂潮从而掀起 。银
行吃紧 ，客运告急 ，治安不稳其次还有企
事业方 面 的 无人上 班 ，停机停工 。某局科
室，7个科 员 竟跑个净光 。局长巡视时 ，
科长在唱空城计 。某个有几百号人的水泥
厂，听完传达后 ，上 岗 的不足一百人 ，生
产中 间 ，厂 长无 法 ，只好宣布放假3天。7
月18日 到7月 25日 ，A市众多 的 干 部不思上
班，工人不去 上 工 ，农民不去 种地。路上 ，
街上几乎都是急急慌慌的办户 口 者 。见面
先问 “吃了 么？”一跃变成了 “办了么？”

四

办户 口 者 中 ，人人都有一本难念 的经 。
一职工 家在深 山 ，只 一个儿子 ，儿子却不
愿久居深 山 ，几 年 了 ，死死活活要跃 “农
门”。该职工 寻不着 门路 ，就对宝贝儿子
先以攻心教 育 ；不顶用 ，继 以触及皮 肉 ，
给予棍棒管教 。但 “那里有压迫 ，那里就
有反抗”。越打 ，儿子跃 “农门”的信心
越坚。自 教无法 ，只好掏重金 ，让儿子去
读自 费大学 。现遇此机会 ，自 是高兴 ，于
是倾家荡产凑足 了 一 万 。

另一职工 ，全家本是 商品户 口 。谁料
祸从天降，90年初 ，妻子扔 下三个儿子一
病而亡 。这职工生性老实 ，同事劝其可不
敢去注销 了 户 口 ，你 日 后成家娶个农村户
口，很难解决 的 。可这老哥怕公安机关查
出丢人现眼 。就是不敢 ，执意消 了 亡妻户
口。结果他娶了个 “农二嫂”，这次得一
万元 向 出 甩 。一万 元 ，在该职工眼里 ，无
疑是个天文数字 。一个 月 工 资奖金卫生费 ，
营养费 ，医 疗承包费 ，物价补贴费连皮带
毛全都算 上 ，到手 的是二 百 元过点 。别说
养活 一家几 口 ，就是该职工 不吃不喝每 月
干落 ，也得他干50个 月 。可 为 了把“互助组 ”
式的家庭稳定巩 固 ，他求亲 问友 可怜 巴 巴
地四处求助 。

不少专业个体户 ，实为 商 品户 口 的商

品化而欢呼 。他们说，“这特好 。一切放
开么 ，今儿能用钱买户 口 ，明 儿有钱就能
买它个局长市长 的干干。”他们办一个户
口的价码子是两万 ，可他们掏么？瞅准个
市事企业 的 三 千 元 ，再给搭 上 一 千元 的好
处费 ，得了 ，包打A市 ，户 口 铁准 。一个
靠卖假货而致富者 ，一家伙就转 了全家五
口的户 口 。这么多钱往 出抡 ，他说 ，全 当
是把咱筋骨松一松 。

问了 不少 的办户 口 者 ，他们 的想法是 ，
时不待我 ，机不可失 。花钱买个商品户 口 ，
为儿女办一宗天大好事 ，就是背几个债或
卖房扒屋 ，值 ！办 “农转非”难 ，一个户
口申 报了 十 多 年 。轮到了 ，有权有钱 的却
抢了先 。咱没权没钱 ，就是下死苦攒了几
个钱 ，想给老爷们烧香上 贡 ，背了猪头却
寻不着庙门 。这法子好 ，公开 ，手续也 简 ，
不看驴脸 ，花 三 千 元也是缴给 了 公家 ，哪
个黑心鬼 ，吸血 虫也别 想 干 捞 、别 想粘 光 。

五

A市的 这批商 品化户 口 ，将全 部 落户
于该 市 的某个 尚待开发的经济特 区 。能不
能安排 工作？能不能在住房升学方 面给 予
照顾？能不能迁往他处？转 户 口 者 至今未
得到肯 定和否定 的答复 。

“ 捉住 前腿 ，再放后腿”，走 一 步 ，
看一步地小心谨慎甘 于守 业 的A市人在这
突然 冒起的 “商品户 口 商 品化”面 前稳不
住阵脚 了 ，不 由 自 主地卷入 了 狂 潮 。

A市 这 次 解 决 了 多 少 “农转 非 ”户
口？一 万 ？一 万 五 ？A市 的 要 员 对 此 笑

而不答 。
A市的粮食状况 、蔬菜供应状况 ，众

多的待青就业 问题 ，社会治安不断恶 化问
题，在这些 问题面 前 又袭来了 “商 品户 口
商品化”，A市经济 腾飞 的基础会稳固么 ？
A市 三 十 多 万 的 老 百 姓能继续各得 其所 ，
安居乐业么 ？

A市 的 “商 品户 口 商 品化”，与 国 与
民，与我们的经济建 设是好事 ？还 是坏事 ？

以上敬请各位朋友 自 去 评 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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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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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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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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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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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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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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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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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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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

悉
的
人
和
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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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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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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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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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，
要
解
决
写
什
么
的
问
题。”
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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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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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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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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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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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

不
知
道
写
什
么，

为
此
感
到
十
分
苦
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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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
点

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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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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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
对”
，

又
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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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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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本
里
抽

出
一

片
纸
，
给
我，
说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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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①
有
一

个
人
爱
说
×
×

是
其
亲
戚，

以
此
炫
耀。

②
众
人
就
让
祝
贺，
一

祝
贺
买
东
西
吃。

③
此
人
工
资
很
低。

④
后
来，

×
×
一

上
报
纸，
一

上
广
潘，

众
人
就
让
祝
贺。

⑤
结
果
，
此
人
家
里
很
穷。
”
第
二
节
仅
一

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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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×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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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究
不
出
来，

每
月
给
私
人
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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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费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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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此
增
身
价。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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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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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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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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娃
去
找
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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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给
了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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娃
高
兴，

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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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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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人
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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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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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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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延
安
枣
园
的
梨，
年
年
卖
不
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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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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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么，
直
至
最
后
一

个
句
号一
画
上
后，
已
是
夜
半
了，

翌
日
，

我
誊
抄
清
楚，

留
下
稿
子，

回
了
商
州。

三
个
月
后
的
一

天
，
我
收
到
了
一

封
沉
甸
甸
信，

拆
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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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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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
…
…

“八月政变”蒙难记
戈尔 巴乔夫撰文披露

A、不速之客
8月 18日 下午4点45分 ，侍

卫长进来报告 ：一群人门外求
见。我甚觉蹊跷 ，事先并未预
约某人 ，也不曾 接到来访通知 。
侍卫长称他对此毫不知情 。

“ 那你为什么还让他们进
来？”

“ 普 烈科汉诺夫跟他们一
起来的。”侍卫长 回答 。普 氏
是国家安全委 员会负责保护政
要部门 的主管 。

我必须弄清楚 ，是谁派这
些人来见我的 。我拿起一个话
筒——没有声音 ，又拿起第2
个、第 3个 、第 4个 、第5个 …
… 线路全切断了 ，接着我拿起
国际 电话 ，也切断 了 。就在20
分钟前 ，这些线路全都好好的
呀。

我顿悟此事非 同小 可 。
我把事态告诉 了 身边 的 妻

子、女儿 、女婿 ，并对他们说 ：
“ 你们必须 了解 ，我绝不会向

任何勒索低头 。不论受到任何
威胁和压办 ，我都要坚持 立场 ，
决不退缩。”

家人同 意一切 由 我作主 ，
共担一切后果 。

我出 去请 “访客”进来 ，

其实他们 已 不请 自 入 。这群人
包括总统幕僚长鲍尔 丁 、政治
局成 员 兼 中 央 委 员 会 秘 书 席
宁、曾任 中 央委 员会秘书现任
驻国 防委 员会代表 的 巴 克拉诺
夫、陆军将领瓦伦尼科夫 。普
列科汉诺夫也在其 中 。但我命
令他立即 离开我的办公室 。

“ 在开始谈话 前 ，我先要
问你们 ，是谁派你们来 的？”

“ 委 员会。”
“ 什么委 员会？”

“ 国家紧急状态委 员会。”
“ 谁成立 的？不是我 ，也

不是 最 高 苏 维 埃 ，是 谁 成 立
的？”

不速之客摆在我面 前 的只
有两个选择 ：要么下令承认“国
家紧急状态委 员会”合法 ，要
么把权 力 交 给 副 总 统 亚纳 耶

“ 你们凭什 么 提 这 种 要
求？”

“ 国家情势危急——它正
走向灾难 。我们必须行动 ，宣
布进入紧急状态——其他手段
都救不了我们 ，我们不能再幻
想……”诸如此类 的 回答 。

我告诉他们 ，我对 国 内政
治、经济 、社会现状的了解 ，
绝不比他们少 。我还 多次警告
他们 ，这桩事可能会引 起一场
内战 ，导致大规模流血 ，请他
们三思而后行 。不论 出 于政治
上还是道德上 的理 由 ，我都坚
决反对这样做 ，人民也决不会
支持他们为所欲为 。这样做只
能葬送近几年 来我国 人民奋斗
取得的一切 ，只能把苏联 引到
几十年前 的老路上去 。政见上
的异议是难免的 ，异议可 以在
最高苏维埃 中 提 出 ，交 由 人民

代表大会讨论 ，通过合法 的 渠
道解决 。有些异见可 以寻求彼
此和谐 ，这点 已 初露 端 倪 。如
果突 然 宣 布全 国 处 于 紧 急 状
态，无异于 自 毁前程 ，我决不
会同 意……

“ 那么你就辞职！”瓦伦
尼科夫突然插嘴 ，

“ 你们的两个要求都不可
能得逞——回 去告诉你们的主
子吧！”

我正 告他们：“我要坚持
政策 的 3个主要方 向 ：寻 求和
谐、扩 大 改 革 、与 西 方 合 作
——特别是在这个各 国都愿意
跟我们合作 的关键时期。”

但是我好像在跟 一群又聋
又哑的人说 话 。政变显然 已 开
始运作 ，事态 已 非常明显 。最
后，我用 俄 国 人在这种场合惯
用的最强烈 的字眼叫他们滚 出
去。“来访”就这样结束 了 。

B、山 重水复
我回 到莫斯科才 知悉 ，当

时一支边境部队和 一支边境防
御舰队在普 列科汉诺夫和他的
副手指挥下 ，从陆海路 四 面八
方封锁我 。我身边 只剩下32名
侍卫 ，他们把别墅四周 划分成
若干 责任区域 ，决心誓死保护
我。

阴谋者 下一 步行动不难预
测：他们将以谎 言僭位夺权 。
19日 晨间 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打
开电视机 ，荧屏上显 出 一 个所
谓的 “紧急状态委 员会”召 开
记者招待会 ，宣布基于我的健
康原 因 ，无法 履行总统之职 。
我大失所望 ，我原本希望 阴 谋
者恢复理智 ，悬崖勒马 。同 时
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 上 可怜兮
兮的装模作样 ，感到既震撼 ，
又愤怒 。但我仍 旧 十 分镇定 ，
我确信 整桩 事 件 不 会 持 续 太
长，他们绝对难逃法 网 。我的
侍卫和我决定拒不食用每天从
外界送来 的食物 ，仅用现存的
补给撑过这段 日 子 。

1 9日 下 午 我 下 了 一 道 手
谕，命令立 刻恢复通讯 ，并派
一架飞机送我回莫斯科 ，结果
毫无 回 音 。

记者招待会后我即决定把
自己录在录像带上，20日 凌晨
3时 ，在 亲 人协助 下 ，录 下 了
总统声明 的录像带 ，然后剪辑
成了 4部分 ，寻找机会把带子
送到外界 。我的 医生写了 诊断
报告 ，好让大家知道总统健康
的真实状况 。

我向 奇恩维耶夫 口 述我的
4项要求 ，打字完毕我亲 笔写
下开头的句子 并签名 ，这样别
人很明显就能认 出 是我亲 笔写
的。要求如下 ：

我吁请人民代表大会和苏
联最 高 苏 维 埃 注 意 以 下 的 宣
言：

亚纳耶夫以我生病无法履
行总 统 职 务 之 名 僭 登 总 统 之
位，完全是欺世之举 ，因 此除
政变之外 ，我无 以名之 。

这就表示他接下来的所有
行动都是 非 法 的 。总统和人民
代表大会均 未授他这项权 力 。

苏联总统M·戈尔 巴乔夫
我要求答复 。这次他们要

我耐心等待 。结果仍然如石沉
大海 。

每天早上和晚上我都向外
送出 一份手谕 ，要求恢复通讯 ，
派出 飞机送我回莫斯科的办公
室。

除了 电视之外 ，所有对外
通讯都遭到切断 。一名侍卫在
执勤区域偶然发现一台老 旧 的
无线 电接收机 ，他们修好天线 ，
然后开始接收国外的广播 。接
收情况最好的 要数BBC（英 国
广播公司 ）和“自 由 广播 电台”，
随后 我 们 试 着 收 听 “美 国 之
音”。我的女婿也试着用袖珍

“ 新力”收听西方广播 电 台的
广播 。我们开始蒐集和分析资
讯，衡量局势的发展 。

妻子 赖 莎 表现得 非 常 勇
敢，其他家人亦然 ，外孙女却
无忧无虑 ，她还不懂事 ，一个
劲地跑来跑去 ，要人带她到海
边玩 。他们 只得带她去 。后来
侍卫长坚持不要再带去 ，以防

不测 。
C、柳暗花明

8 月 19日 和20
日至21日 的晚间 ，
是最难熬的 日 子 。

大约21日 傍晚
5 点钟 左 右 ，我从

南部 （指克里米亚
佛洛斯 角别墅）听
到传言 ，一群谋反

分子 已 经 乘 总 统 座 机抵 达 克
里米 亚 了 。那 时 ，我还 不 知
道俄 罗 斯 的 领 导 人 和 紧 急 状
态委 员会 已 经 谈 过 了 ，而 且
委员 会 还 邀 请 叶 利钦和他们
一同 飞 往 克 里米 亚 。但 叶 利
钦未 来 ，他 派 了 副 总 统 鲁 茨
科伊来接我 。

那群反动分子在别墅露脸
时，我下 了逮捕令 。同时转告
他们 ，只要政府的线路不通 ，
便不 与 他们 中 的 任 何 一 人 讲
话。他们通过警卫 回答我 ，线
路要很久才会修好 ，我指示警
卫传话 ：不要紧 ，我等 。

线路修好了 ，接线 员告诉
我，国 安会主席库鲁 希柯夫想
和我讲话 。我回答他 ：让他等
等。接着我立 刻打 电 话给叶利
钦等人 ，又打 电话给莫塞耶夫
将军 ，并通知他我正解除 国防
部长亚佐夫的权力 ，暂时将权
力移交给他 ，同 时要他将所有
的部队遗返驻地 。我指示政府
通讯 网 的负责人 ，将谋反分子
的电话全部切断 ，又指示莫塞
耶夫和民航部长安排飞机 ，把
副总统鲁 茨科伊 为首 的俄罗斯
代表 团载到佛洛斯附近 的军用

机场 。从 佛 洛
斯，我还和布
什总统通了 电
话。

我接到通
知，党 中 央委

员会副总书 记伊瓦希科和鲁基
亚诺夫一 直求见 ，他们硬说与
谋反分子没有牵涉 。稍后我接
见了 他们 。其他 人 ，象 库 鲁
希柯 夫 、巴 克拉诺夫和 亚 佐
夫（3人 都 是 策动政变 的 8人
小组成 员），我都没有接见 ，
我连 看 都 不 看他们 一 眼 。我
们把他们 分 置在 不 同 的 飞机
中，带 他 们 回 莫 斯 科 ，并 在
下机 时 逮 捕 了 亚 佐 夫 和 库 鲁
希柯夫 ，并将他们隔离起来 。
巴克拉 诺 夫 有 国 会 议 员 免 责
权，所以在取得最 高苏维埃的
同意之后 ，才 予 以逮捕 。

据台 湾 翻 译 新 书 《我 的72
小时——戈 尔 巴 乔 夫 亲 自 执 笔

“ 八 月 政 变 ”真相 》
——我就聘你了

盲流打入气功界
（ 纪 实 文 学 连载 ）　　藏春子

他笑着 说：“我早就会 。
说得 比 张 香 玉 还 要 好 。宇 宙
语是 一 些 既 无逻 辑又 无 意 义
的单 音 节 ，因 而 就 不 可 能 把
一句 话 重 复 两 遍 ，因 为 他 并
不知 道 他 刚 才 说 的 是 什 么 。
这就 是 宇 宙 语 ，讲 得 好 的 人
就是 不 要 带 出 英 语 、法 语 、
日语 。或任何 一 种 语言 的 痕
迹，越 无 章 法 就越 高 明 。它
的全 部 奥 妙就在 于 自 己 听不
懂，别 人 更 不 懂 。唱 出 来 ，
就是定 宙 歌。”

“ 那就是胡 说八 道 了 ！”
“ 做 到 真 正 的 胡 说八 道

并不 容 易 ，因 为 人使 用 惯 了
的语 言难免流露 出 一句 半 句 ，
那就砸 锅 了 ，人 家 就会 听 明
白，一 明 白 就没 戏啦 ！”

我按 照他 的 提 示 胡 说八
道了 一 通 我 自 己 也 不 明 白 的
话。他 点 头 笑 道：“你现在
是宇 宙 语 教 授 了 ，说得 够 味
儿。我 还 听 懂 了 你 的 话 。你
说，这不是骗人 的玩艺 儿吗 ！
别说 一 万 人 ，就 是 有 四 分之
一，一 天 也 就 进 了 七 、八 万
块呀 ！”这 条 路 倒 是 发财 致
富的 捷 径 呢 ，我搞 起 来 ，说

“不定 比 张香 玉 还 强呢 ！”
我惊 呆 了 。我 刚 才 说 宇

宙语时心里想到确实 是 这 些 ，
可这 些 话 我 并 没 有 说 出 来 ，
他是怎么知道 的 ？

“ 这 不 奇 怪”，他 点 上
一支 烟：“任何 一 种 声 音 ，
那怕 它 再 无 意 义 ，也 是 表达
思想 感 情 的 工 具 ，连 狗 吠 、
狼嚎 、狮 吼 、虎 啸 都有所 表
达，何况人 的 声音 呢 ！所 以 ，
尽管你不明 白 你说 的 是什么 ，
我却听 明 白 了。”

我觉 得 他 比 张 香 玉 还 厉
害，有 理 论 ，懂 科 学 。后 来
我才 知 道 他 的 老 底 ：他50年
代毕 业 于 医 学 院 ，分 到 医 院
去工 作 。他给 女 病 人 听 诊 不

用听诊器 ，用耳朵贴胸去 听 ，
说这样 听 得 清 楚 。结 果 受 了
处分 ，离 开 医 院 ，到 一所 中
学当 了 校 医 。去 年 提 前 办 了
退休 。

他说 ，我属 于 对 暗 示极
为敏 感 的 人 ，这 类 型 的 人 练
气功 最容 易 出 效果 ，但也 最
容易 出 偏 。他 说他 练 气功 已
有56年 的 历 史 ，马 上 就要 出
山，愿 意 收 我 为 他 第 一 个开
山弟子 。

他今 年 才55岁 ，怎 么 会
练了56年 的 气功 呢 ？我 说你
吹得 太 离 谱 了 。他 却 一 本 正
经地 说：“我 从 一 降 生 就开
口呼 吸 ，有55年 了 吧 。我在
娘胎 里 也 呼 吸 呀 ，所 以 我 说
练了56年气功一点也不过分 。
等你 正 式 拜 我 为 师 那 天 ，我
再告 诉你底细。”

拜师 是在 一 间 农 民 盖 的
土房 里 进 行 的 。没 办法 ，那
时他 还 不 富 裕 ，租 不 起 大 饭
店。就是 这 间 四 壁 见 土 的 小
屋，一 个 月 的 租 金就用 去 了
他半 个 月 的 退休 金 。简 陋 是
简陋 点 ，比起 大 饭 店 倒 是 方
便了 许 多 ，用 不 着 在 门 外挂
上“请 勿 打扰 ”的 牌 子 ，你
愿意 干 什 么 就 干 什 么 ，根 本
没人管 。

农舍 没通 电 ，点 上 了 蜡
烛。四 壁 黑 黝黝 的 ，增加 了
神秘气氛。C先生又盘腿坐在
土炕上 ，像 一 尊佛像 。

我跪在炕前 ，听他训教 ，
他叽 哩 咕 噜 地 说 了 一 番 宇 宙
语，然后 说 ；

我是 元 始 天 尊 ，生 于
太元 之 先 ，禀 自 然 之 气 ，冲
虚凝远 ，莫 知所极……或在
玉京 之 上 ，或 在 穷 桑 之 野 ，
授以 秘 道 ，谓 之 开 劫 度 人

我心 里 哎 呀 一 声 。他 自
称是 元 始 天 尊 转 世 ，一 下 子

就把 自 己 的 身 份 提 高 到 是 玉
皇大 帝 老 祖宗 的 位 置 上 ，而
张香 玉 只 不 过 是 玉 皇 大 帝 的
女儿 ，当 然他也 就成 了 张 香
玉的 老祖宗 。

“ 你的 前 世 是——”
我竖 起 耳 朵 ，想 听 清 我

的前 世 到底是什 么 。这一点 ，
连生 我养我的 父母都不知道 ，
也不知 上 哪个档案馆去 查 。

“ 你 的 前 世 是观 音 菩 萨
手中 的 甘 露 瓶 。观 音 菩 萨 一
个不 小 心 ，把 你掉 在 地 上 ，
就化成 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
我的 妈 ，从 那 么 高 的 地
方掉 下 来 硬 没 摔坏 ，我 还 真
够结 实 的 。

仔细 一 想 ，他 说 得 有 道
路。我 姓 甘 ，叫 露 萍 。原 来
甘露 萍 的 前 世 是 甘 露 瓶 ，只
不过 变 了 一个 字 ，变动 不 算
太大 。

拜师 时 ，我给 他 磕 了 四
个头 ，他 竟 然 安 然 受 之 。全
不知 道 这 是 我 对 他 的 戏 弄 。
给人 磕 头 ，必 须 是 阳 数 ，或
三或 九 。给 鬼 磕 头 ，只 能 是
阴数 ，或 二 或 四 或 六 。我给
他磕 四个头 ，是把他 当 成鬼 ，
他都 没 发现 。这使我 对他 元
始天 尊 转 世 的 历 史 有 了 几 分
怀疑 。

主席 台 上 ，C先 生轻轻唱
起了 宇宙歌 。他的 宇宙歌比张

香玉 的 高 明 ，不 时 加 进 去 一
些“嘟 嘟”、“咝 咝 ”的 电
波声 ，好 像 是 外 星 人 发来的
无线 电 波 。一 个20多 岁 的女
人在C先生 的 旁 边 充 当 翻译 ，
她的 普 遍 话 很 标 准 ，听 说 当
过演 员 ，后被C先 生收编 了 。

她说 ：“大家 闭 上 眼 睛 ，
敞开 心 灵 ，好 像 沐 浴 在 毛毛
雨中 ，全 身 心 地 接 功 。谁 虔
诚，谁 接 的 功 就 多 。现 在 ，
你们 当 中 ，有 许 多 人 已 经开
了天 目 ，有 的 开 了 天 耳 ，有
了遥视遥 听 遥 感 的 功 能……
放松 、放松 、再放松……”

我在 场 里转 游 ，等 待 奇
迹的 出 现 。其 实 ，我 是 早 已
见怪不怪 了 。每次带功授课 ，
或组 场 治 病 ，总 要 有 十 分 之
一的 人 处 在 高 功 态 ，他们有
的自 称 神 仙 附 体 ，有 的 自 称
看见 了 死 去 的 亲 人 ，有 的 说
能看 清 别 人 的 五 脏 六 腑 ，还
有的 当 场 昏 厥 、神 志 不 清 。
这些 人 的 反 应 ，是 气 功 大 师
功力 的 最 好 注脚 。可 经 验 告
诉我 ，这 些 所 谓 被 诱 发 出 高
功态 的 人 最惨 ，他们 的 健康
从此就完蛋 了。C先 生把他们
称为 “走 火 入 魔”。他严 禁
我们 与 “走火入魔 ”者 接触 ，
以免 陷入到 不必要 的 麻烦 里 ，
他之所 以 这 样 小 心 ，是 以 前
出了 好 几档子 事 儿 。

（ 下 周 二 待 续）（二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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